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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天勿忘“六月黄”
农历六月，入了伏，天气溽

热，胃口匮减，苏州人讲究“食宜
清淡”。然少了大鱼大肉的餐
桌，似乎缺了一抹鲜味。

清晨，我提着篮子来到农贸
菜场，一只只小螃蟹口吐泡沫、
爬得活跃。突然想起了苏州的
一句老话：忙归忙，勿忘六月黄。

“六月黄”俗称“童子蟹”，正
处于大闸蟹的“青少年期”，也就
是螃蟹中的“小鲜肉”。它壳软、
肉嫩、味鲜，苏州有句方言：再鲜
不过六月黄。诚然，“六月黄”成
了老苏州餐桌上佐酒下饭的一
味好物。

记得还在读小学时，一个暑
假的傍晚，堂叔提了一网（袋）六
月黄，敲开我家的门，递给父亲：
乡下亲戚送的，给孩子尝尝鲜。

我趴在案上写作业，瞄了一

眼网袋里的螃蟹，那个头还不及
普通大闸蟹的一半大，真心佩服
苏州人，这么小巧的玩意儿也能
翻吃出名堂来。

父亲用清水把它们一个个
洗刷干净，一刀切成两半，掏去
肚肠和内脏，用水调和一小碗面
粉加点食盐拌匀。在蟹的横切
面上蘸满干面粉，放入油锅几十
秒煎制封口。加点葱、姜一起煎
香，再用中火烧热砂锅放油，把
沾了面粉的螃蟹放入锅里煎炸，
待颜色变红后取出、沥干。再用
面粉加入少许冷水和打碎的新
鲜鸡蛋调成面糊，将面糊裹住螃
蟹翻炒，让面糊均匀裹着蟹块。

父亲给我做了整整一大碗
“面拖蟹”，刚一上桌，我就迫不
及待用手抓着吃，蟹壳软薄如
翼，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

滑，成流脂状，我连壳带肉一起
吞下肚，真真是“鲜到眉毛掉下
来”。面拖六月黄的辅料比螃蟹
本身还好吃。吃完后满嘴蟹油，
惹得家中小猫蹭到我身上，伸出
毛刺刺的舌头舔我的脸。

父亲的这道“面拖蟹”手艺是
从祖父那里学过来的。当年，祖
父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在外忙活
一天后，身心俱疲回到家中。厨
子忙将备好的酒饭端到二楼书
斋，酒是一壶上好的桂花米酒，下
酒菜通常两素一荤：一碟花生米、
一碟萝卜干、一盘面拖六月黄。
六月黄的个头虽小，肉质丰满，蟹
膏更是金黄流油，随便嚼一嚼，饱
满鲜嫩，满嘴蟹鲜，对于懂吃的老
饗来说，“六月黄”实乃人间美味
极品。祖父老酒咪咪，六月黄嘬
嘬。吃完螃蟹，把剩下的汤汤汁

汁拌入白米饭中，那蟹鲜味渗透
到米粒里，这碗米饭的身价，立马

“升级提档”。
昔年，李白的下酒菜是“雕

胡饭”（茭白），苏东坡的下酒菜
是细鳞鱼（形状像鲈鱼），鲁迅的
下酒菜是茴香豆，梁实秋的下酒
菜是炝青蛤。比起来，“六月黄”
大概是下酒菜中的爱马仕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苏北一个贫
瘠的乡村，每天清汤寡水的米饭
蔬菜，吃得我们全家人嘴里“淡
出鸟来”。有一天，父亲去河边
玩，顺带抓了几只蟛蜞回家，祖
父见了，灵机一动，他上集市买
了些面粉，照着厨子的烧制方
法，做了一道“面拖蟹”给全家开
开胃，解解馋，打了个牙祭，也算
是苦中作乐。父亲后来颇有感
触地回忆，那徘徊在舌尖的滋

味，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六月黄除了做面拖

蟹，还有六月黄炒年糕、姜葱毛
豆炒年糕、酒糟六月黄等做法。
汪曾祺老先生曾为之痴迷的天
下第一美味醉蟹大抵和酒糟六
月黄相差无几。

汪曾祺，这个“中国最后一
个士大夫”，和 980 多年前的苏
东坡一样，在风雨晦涩的人生
中，以诗文写遍所尝美食。汪先
生曾说过：“折腾吃，得有满满的
烟火气，才有生之乐趣。”大众眼
中的汪曾祺，是“中国第一美食
博主”。

可吃何尝不是一种对待生活
的态度，会吃的人，往往更会有
积极乐观的生活，更热爱生命。
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哥
吃的不是六月黄，是人间滋味。

一觉醒来，看到老公留在
床头柜上的纸条，我满心欢
喜。

春节放假我从初二开始，
连值三天班，昨天深夜一回到
家倒头就睡，醒来已是正午。
老公留个纸条说他带两个孩
子去玩了，18时左右回来。

我可以一个在家，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

我不想被人打扰，随手关
掉了手机。

我坐在床边，思忖着先做
点什么，忽然听到“叮咚，叮
咚”的门铃声。

我一怔，起身来到大门
口，透过猫眼向外看，门外没
有人。

我有些奇怪。走回房间，
戴上耳机，躺进被窝听歌。

大概过了个把小时，我仍
没有想到要做点什么。老公
和孩子都不在身边，心里突然
空空落落的，像是瞬间就老
了，没人陪了。我特别想念妈
妈，还想儿子。

三天没在家，孩子们吃好
没？我想，最应该先做的，就
是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

“咚咚、咚咚”，这时我隐
约听到敲门声。

我迟疑了一下，起身来到
大门口，透过猫眼向外看，门
外并没有人。我打开门走到
楼梯口察看，还是没有人。

忽然，“咔嚓”一声，防盗
门被风吹上了。我被关在门
外。钥匙挂在鞋柜上，我进不
去了。手机也留在房间。

我正不知怎么办时，邻
居家的门“咔嚓”一声开了，
一个老太太探出头，说：“闺
女，他们家没人在家。我按
过门铃、敲过门了，都没有人
开门。”

我有些恼怒，说:“我就是
这家的，我一个人在家，听到
敲门声，出来又没看到人。门
就被风关上了，我进不去了。”

老太太哈哈大笑，说：“对
不住，我吵到你了。”

我奇怪地看着她。
老太太说：“巧了，我也是

一 个 人 在 家 。 来 我 家 坐 坐
吧。”

搬到这里住了三年多，我
还从来没进过邻居家，更没见
过这个老太太。我有些犹豫。

老太太说：“我家电视看
不了，我刚才敲门就是想找人
帮忙修理一下。你进来帮我
看看吧。”

我不好拒绝，跟着老太太
走进去。

我打开电视，显示没有网

络。我找到路由器查看，原来
电源被关掉了。我打开电源，
一会儿电视就能收看。

老太太说：“闺女，谢谢
你。反正你也进不了家门，就
留在这里陪我说话呗。”

我只能如此了，于是坐在
沙发上和老太太聊起来。

老太太告诉我，她是中学
退休教师，一个人住在河北老
家，过年前几天刚来到儿子
家。正月初二，一家人计划到
云南丽江自驾游，可她受不了
舟车劳顿，一个人留在惠州。
又因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这 几 天 一 直 待 在 家 里 看 电
视。今天中午电视突然就看
不了，心想着找邻居帮忙修一
下。

听到这，我心里犯起嘀
咕，路由器的电源怎么会突然
被关掉呢，故意的吧。

我问她：“你按门铃后，怎
么不多等会儿呢？我在门里
没看到人，就没开门。”

老太太又哈哈大笑，说：
“没人应声，我以为你还在睡
觉呢。”我脱口而出：“你知道
我在家呀？”她面露尴尬，说：

“我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
想请你晚上来我家一起包饺
子，热闹热闹。”

看着她满头的白发和满
眼的期待，我无法生气，也不
忍心拒绝。我借她的手机给
老公打电话，却关机了。

接下来，我和老太太边说
话，边洗菜，和面，擀饺子皮。

“咚咚、咚咚”，我听到了
敲门声。

老太太大声说：“来啦。”
她打开门，我看到老公带

着女儿、儿子站在门口，老太
太说：“快进来，洗手包饺子
喽。”

儿子进门叫了声“奶奶”，
然后转身扑进我的怀抱。

我一脸茫然。
老公进门拉着我的手说：

“手机没电关机了，没来得及
告诉你。这几天，我带着孩子
在阿姨家已吃过两餐饭了。
一大早，阿姨就邀请我们晚上
一起包饺子。因你妈妈刚去
世不久，我怕你触景伤情，担
心你会拒绝。可阿姨说她有
办法，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
把饺子皮擀好了。”

老太太一笑，说：“一开始
我心里也没底，后来是风帮了
我的大忙。”

我听了，鼻子一酸，泪水
溢出眼眶。

我转身擦掉眼泪，大声
说：“包饺子喽！”

周末的午后，我正坐在阳
台前看书，耳边忽然传来熟悉
的声响。这声响不是一声两
声，而是一片，气息绵长，好似
专业的歌唱家在互相较量着
专业技能。

初时只是间歇的、幽微
的，后来就变得密集起来。它
们从空气中跑来，从记忆中跑
来，最终汇聚到现实世界里，
好像一场排演了很久的大戏
正式开始上演。

这是蝉鸣，也有人叫它
“知了声”。

每年夏天，出梅入伏是一
个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大约梅
雨季与三伏天举行交接仪式的
前后，声声蝉鸣就会不期而
至。当它响起时，地面并无震
动，耳朵里却已跑过千军万马。

于是，慵懒的耳朵忽然苏
醒了过来，连同这个季节也跟
着一起醒了。你都不用感受
室内的温度，便知道“炎热”二
字已经飘浮在空气里了。

空气既已炎热，消夏便成
了一件难熬的事情。夏日里
最不缺的便是蝉声，就算你刻
意躲避，也避不开那此起彼
伏、无处不在的蝉鸣。困意袭
来时，本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午
觉，结果“知炸”“知炸”的声音
吵得人难以入眠，更不要说进
入梦乡了。

蝉之为物，就像是一个参
禅的修者。它并不刻意制造
偶遇的场景，却始终存在于你
的周遭。蝉身瘦小，栖在树上
时，容易被树皮的颜色所掩
盖，被斑驳的树影所遮挡，即
使站在树下的人也未必能准
确地说出它的位置、找到它的
踪迹，但它的声音宛如一支穿
林箭，从柳树、樟树、梧桐树的
缝隙里穿过，从道路两边的门
店和小区的岗亭间穿过，跑入
千家万户，清清楚楚地落在每
个人的耳朵里。知了，知了，
每 一 声 鸣 叫 都 好 像 是 在 应
答。只是不知道它们是在聆
听长者的教诲，又或者是在回
应小伙伴的呼唤？难不成是
去年困扰了它们很久的某道
题目今年忽然找到了答案？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记得刘禹锡写有《酬令狐
相公新蝉见寄》一诗，诗云：

“相去三千里，闻蝉同此时。
清吟晓露叶，愁噪夕阳枝。忽
尔弦断绝，俄闻管参差。洛桥
碧云晚，西望佳人期。”其诗可
谓言简意赅，虽只寥寥数语，
却道出了我的心中所想。

三千里很远，远到纵然是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宝马
良驹不停不歇，也得跑上将近
两日两夜，可是于蝉声而言，
这点距离又似乎不算什么。
你在这边可以听到蝉声，在三
千里外同样能够听到蝉声，而
且彼此的声音十分相似，相似
到像是由同一只蝉所发出。
恍惚间，让人有这样一种错
觉：你在赶来此地的时候，蝉
把熟悉的故乡的声音也带到
了这里。

蝉声所及之处，在城市，
也在农村，在故乡，也在异
乡。它甚至可以跨越时间的
障壁，从三千年前的《诗经》，
一路绵延至今。

古人闻蝉多有所作，且诗
歌往往就以蝉声入耳的过程
为题，譬如唐人来鹄、杜牧、吴
融等写有《闻蝉》诗，宋人李
纲、陆游、游九言等也写有《闻
蝉》诗，及至明、清、民国诸代，
杨基、高拱等多人亦著有同题
诗。这些诗作虽然取的都是
同一个题目，不过，不同的人
听到蝉声时，心里的感受想来
并不相同，是以诗人们在诗句
里抒发的情感也是千差万别。

有人闻之生惆怅，有人闻
之心悲切，有人闻之思故乡，
有人闻之但觉两耳聒噪，恨不
能躲入密室里去。其实，蝉还
是那只蝉，蝉声还是那缕蝉
声，只是因为听的人不同了，
听的时间也不一样，心中萌生
的情绪也就有了变化。这便
如同王国维所说：“蝉本无知，
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只因
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以我观
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确实，静也好，闹也罢，蝉
本无心，不过是写诗人心中有
意罢了。就像有人闻蝉愈觉
烦闷，有人则有“一声清溽暑，
几处促流身”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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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大雨，洗净了满天
的尘埃，赶走了暑天的燥
热。瓦蓝蓝的晴空，清澈、深
邃，蓝得让人心疼。如花般
绽放的朵朵白云，晶莹、恬
静，白得让人心生涟漪。

我喜欢看云，尤其喜欢
看夏日的云。夏日的云就像
是一篇惊心动魄的小说，变
化多端，精彩绝伦，引人入
胜。

《幽梦影》说：“云之为
物，或崔巍如山，或潋滟如
水，或如人，或如兽，或如鸟
毳。故天下万物皆可画，惟
云不可画。世所画云，亦强
名耳。”生动地阐释了云的变
幻莫测，难以捉摸。

诚然，夏日的云，来去无
定，漫不经心，带有一种飘逸
的美，那种美，让人不可思
议，让人质疑。它们一朵朵、
一团团、一簇簇，白如雪，柔
如絮，轻如烟，透如纱，随意
组合，变幻出千姿百态的图
形，妙趣荡漾，引人遐思；它
们就像是天空的表情，展现
着天空的喜怒哀乐；它们或
大或小，或厚重或蓬松，把天
空打扮得五彩缤纷。它们一
会儿像一条巨龙，在广阔无
垠的苍穹中腾飞；一会儿像
一匹骏马，在一碧千里的草
原上奔腾；一会儿又像一只

海豚，在蔚蓝的大海中跳跃
……那绚丽多彩、瞬间万变
的云，真是令人目不暇接。

闲来无事时，我就喜欢
寻一个好去处，抬起头，看
云。看云洁白如雪，看云飘
逸自由，仿佛那悠悠而过的
就是我的心情。

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看
夏日的云，也很羡慕天上的
云。时常想，那云每天飘来
飘去的，它们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它们有心事吗？
每当此时，我就会仰起头，看
着云发呆，一看就是好一会
儿。但终究也想不明白云自
何处来，也不知云会飘向何
处去。

后来读的书多了，看云，
不在乎它像什么，只想通过
看云预测风雨；后来背的诗
多了，看云，便艳羡起“天平
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
闲”的了无挂碍，更神往“白
云满地无人扫”的悠闲从容，
无拘无束的静谧美好。

其实看云如人生流年，
同样的云，不同年龄，看云的
心境也不一样。少年看云，
就像从缝隙中看天上的云，
看的是童趣和惊喜；中年看
云，就像在庭院中观赏云一
样，看的是风雨和得失；老年
看云，就像在山顶上观看云

一样，看的是心境和人生。
我就简单得多了，看云

就是看云，与形状无关，与心
情无关，与风雨无关。仰望
时，只有自由自在的云，和那
个可以陪自己一起看云的
人。

炎炎夏日，奔波忙碌于
快节奏里的人啊，难免心浮
气躁。其实不妨尝试着适时
停下来，多抬头看看那天边
的云，看看云卷云舒的怡然
自得，看看云嬉随风的洒脱
与清丽；它们慢慢飘过，飘过
的是惊喜，是恬淡，抑或是安
然；那份悠闲自在，那份逍遥
快活，是一种视觉与心灵的
享受，就好像一幅画，一朵
花，总会不经意间在心底留
下一道淡淡的风景。

看得久了，也就自然会
明白一些道理，比如，平淡是
真，简单是美，平安是福……

看着看着，有时候会觉
得自己莫名的变成了一朵
云？其实做云又有什么不好
呢？正如白落梅说的：“就让
我做一剪闲云吧，没有来处，
不知归途，在寥廓的苍穹飘
荡。”

在我看来，即使做不成
云，也该拥有一颗云一样的
心：清净淡然，随风舒卷，闲
适淡定……

乡下有老宅三间，菜地
半亩。每逢双休日，我便挈
妇将雏，前往小住。一为避
开城里的喧嚣，二为侍弄菜
园。暑假来临，我们一家三
口干脆搬进了老宅居住，安
静地享受其乡下的消夏时
光。

老 宅 门 前 ，挺 白 杨 一
排，细者盈握，粗者如斗。
皆高耸入云，亭亭如盖。晨
有鸟雀宛转其上，不见其
形，却闻其声，一串串的水
声儿，如同仙乐。中午，浓
荫铺缮屋顶，室内凉气暗
涌，恰如坐临井边。

屋后五尺开外，站七八
棵水杉，高于屋平。其外形
端庄似塔，肃静如佛。枝梢
处，叶儿绿得新嫩；枝跟处，
叶儿绿得苍翠。注目观之，
心静如水。再远处，田野碧
绿展开，一望无际。斜风过
处，大豆的绿叶翻卷不已，
像无数的蝴蝶翩翩起舞。

前后窗户相对打开，无
风时，浓荫送凉；起风时，发
梢拂动，两腋下暗暗沁凉，
飘飘欲仙矣！若逢雨天，更
是妙绝。前窗下可听绿叶
与雨的低语；后窗下可听雨
过嫩叶的微吟。风从北窗
游进来，又从南窗逛出去。
于是，屋内屋外，一片清凉。

夜晚，月光把村庄从夜
色中打印出来，树影带着虫
鸣，晃动在斑驳的墙上。一
棵丝瓜提盏灯笼爬上枣树树
梢，她要让嫩绿的宝贝和枣
儿安睡在一起。屋后偏北十
余米，一群蝈蝈正伏在苇叶
上亢奋地鸣叫。月光便从晃
动的水面上反射到苇叶上，
光点斑驳，迷迷离离。蝈蝈
的影子随着光波潋滟荡漾，
其声也悠然地融了进去。

园里的蔬菜长得正好。
冬瓜披着白纱，茄子穿着紫
袍，白菜青绿一片，辣椒如
火燃烧……南瓜浑身都是
菜，就连瓜藤也可做出美
味。先将瓜藤表皮上的丝
儿撕掉，然后切成寸长的段
儿，用刚打出的井水激一
下，立刻下锅颠炒，一分钟
即可装盘了。这道菜颜色
碧青欲滴，看起来赏心悦
目，吃起来更是清爽宜人。
若嫌瓜藤味儿有些淡，可以
将瓜藤切得长些，藤段儿里
灌 上 调 好 各 种 作 料 的 肉
末。不过，做这道菜时，须
待油热得滚沸，再迅速翻
炒。这样做，一是防止肉末
板结，不鲜嫩；二是防止瓜
藤炒老了，失去新鲜的质
地。翻炒过程中，可以适量

加点温水，以促进瓜藤内的
肉末早熟。刚装盘的肉末
瓜藤，香气袅袅，朦胧如雾，
根根青嫩，宛如一条条青龙
浮在云层。因此，我给这道
菜命名为“青龙浮云”。

园地边缘，妻子种下了
十八棵玉米。八月里，玉米
棒子丰满了，粒儿嫩得粉
白。掰下几棒，剥下籽粒，
小石磨里粗粗地磨一遍，将
汁液熬制成粥，这就是“玉
米糁儿”。喝一口，上下唇
用力一抿，粥儿便立马变得
润滑。那玉米胚儿留在口
中，一嚼，肉津津的，甜丝丝
的，后尾荡漾着一股爆米花
儿的清香，让人回味不已。

淮河离我家园地不远，
只有一里。每天早晨，我都
要到河边踅一趟，买回几斤
龙虾。让妻子做木桶虾。
木桶虾是妻子的独创，她将
十三香油爆啤酒虾放在木
制小桶里，用浓厚的汤汁浸
泡半日，这才端上桌来。吊
过汤的木桶虾，不仅颜色红
得像榴火，艳得耀眼，而且
虾身已完全被卤料润透。
放一只在嘴里，猛地吮吸一
口，卤汤顷刻间便从虾身中
溢出来，火一样的滋味立刻
窜满口腔。由于这种虾油
爆的时间短，虾黄并不板
结，那橙色的膏黄，比起玉
脂珀屑般的蟹黄丝毫也不
逊色，鲜美得让人直咬舌
头。又因木桶虾在汤中浸
润的时间长，味道比起其他
虾来，更多了好多层次，感
觉上好像是面对重岩叠嶂
的险峰，越品越有味儿。明
明吃进嘴里的是雪白的虾
肉，但从中却可以源源不断
地品尝到麻味、辣味、蒜香、
茴香、姜香……这众多的味
儿裹着鲜嫩无比的肉质在
唇齿间翻腾弥漫，久久不
散。这时候，我们一家三口
全然抛却了平日里的斯文，
一个个捋袖、手抓、剥壳、抽
肉、蘸酱、点醋，左嘴角急急
输送，右嘴角从容吐壳，吃
得满嘴油腻，面色红润，却
又唏唏溜溜，不忍罢手。

身 居 乡 野 ，日 子 安 静
了，时光慢了下来。每日
里。我家一不开空调，二不
开电扇，却神清气爽，清凉
无比。于是，我将老宅命名
为：“清凉斋”，并以斗笔书
写成匾，悬挂于中堂之上。
居住月余，我写诗二十余
首，涂散文九篇，编小说三
万余字，赚得纹银五百两。
遂草下此文，以谢清凉斋慷
慨庇荫之恩矣！

夏日滩涂 □汤青 摄

出了小区，过了马路，就
是菜市场。

通常是早上送孩子上学
后，顺路到菜市场买菜。一
踏进菜市场，便进入一个喧
嚣的世界，一个生动的烟火
街市。摊主们热情地招呼着
过往的行人，来往的人或骑
小电驴、或骑自行车，在街道
上缓慢前行，人流中夹杂一
两辆急着上班的汽车，更显
得拥挤。有的摊主，摊位上
摆着电喇叭，不停地重复着
蔬菜瓜果的价格。

路边的肠粉店冒出热气
腾腾的烟雾，同时冒出来的还
有诱人的香味。白生生的米
浆、翠绿的西洋菜、金黄的蛋
液，在老板的忙活中，片刻间
便成为一盘美味的肠粉。老
板从蒸笼抽出一屉熟透的肠
粉，手脚麻利地刮盘、切块、装
盘、淋酱料，一气呵成。

卖牛肉粿条的那家网红
店更是夸张，每天排队的人都
排到门口。老板父子三人不
紧不慢地忙活着，要是有人
催，老板也不给好脸色，嫌慢
去别家啊。挡不住他家味道
实在是好，排队的人也只好压
一压心头的小火苗。这家店
也忒有性格，早上只营业到 9
时，过后就收摊了。

卖鱼档前，老板抓起一尾
鱼扔到砧板上，用木槌敲晕，
然后开膛破肚。只见刀走如
风，鱼在刀下，迅速被分解成
鱼头、鱼骨、鱼腹。各个部位
在买鱼人的指指点点中，放在
电子秤上，装进塑料袋子，进
入不同的人家。

猪肉摊通常是夫妻档，忙
得不可开交的他们，一个人挥
刀切肉，一个人装袋收钱，两
个人配合默契。有的人的爱
情是花前月下你侬我侬，他们

才不管什么狗屁爱情，这一刀
下去赚三块，那一刀下去赚五
块，这一上午就是三四百的赚
头，有什么感情比两口子一起
经营一起配合来得实在，来得
真切？

菜市场，应该是一个城市
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地
方。在这里，可以遇见平时难
得一见的老同学、老朋友。在
这里，会遇见同个小区的邻
居，虽然没有来往，但一个微
笑 一 个 点 头 都 让 人 心 生 温
暖。那些交往了十几年的摊
主，不算朋友，但天天见面，无
形中也生出一点交情。带的
钱不够？没关系，下次再给。
有时候只要一两根葱蒜，卖菜
大婶说算了算了不用钱。卖
熟食的老板知道你一家几口
人，所以知道你需要的大概
数。有时带孩子一起，卖肉的
老板会感叹时间过得真快，记

得那时还是小不点现在都快
读初中了……交集就那么一
点点，那一点点积攒起来，就
是人情了。

将每天装菜的塑料袋子
收集起来，一两个月后装成一
大袋，送还给卖菜大婶，也算
是好事一桩。后来发现，这样
做的不止我一个人。

喜欢逛菜市场的汪曾祺
曾说过：看看生鸡活鸭、新鲜
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
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
一种生之乐趣。

是啊，走在菜市场里，听
着小贩不遗余力的吆喝声，热
热闹闹的讨价还价声，再看着
五颜六色、滴着水珠的果蔬，
活蹦乱跳的鱼虾，鼻腔里充盈
着青菜的清新味道、海鲜的腥
膻味，一切是如此的生动、如
此的真切。

有时候会看见一起上菜

市场的夫妻，女的一手挽着男
的，一手挎着菜篮子，脸上挂
着舒心的笑容。一边是生活，
一边是爱情，饮食男女，大概
就是这个意思吧。

汪涵在节目中说，我们
去菜市场挑选食材，其实就
是 偶 遇 与 重 逢 。 翻 炒 就 是
情感的升温，糖醋就是情感
中的蜜意，做一碗面条，何
尝 不 是 柔 情 ，家 厨 里 的 感
觉，就是爱。

每天面对的菜市场，就
像我们的人生，没有那么多
的轰轰烈烈，有的是各种琐
碎的、平凡的细节。那些微
笑点头、那些讨价还价、那些
烟熏火燎、那些街坊邻里，构
成了我们的生活。逛完菜市
场回家后，为家人做一桌饭
菜，不一定有多可口，但胜在
踏实，也许那就是平常日子
的烟火味道。

街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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